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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终的侦探

作为希罗克·福尔摩斯的女房东，赫德森太太可没少吃

苦头。不但是成天有奇怪的现象而且常常有不受欢迎的客

人，那位著名房客的生活也算是怪癖。他不修边幅到令人震

惊的程度；他在不恰当的时间沉迷在音乐之中；时常在房间

里练习枪法；他所做的神秘的实验常常发出恶臭；他周围还

被暴力和危险的气氛包围着。如此种种，使他成了伦敦最差

的房客，但他出的房钱也实在非常高，这几年来他所缴的租

金，足以购买整座房子了。

房东太太对他很畏惧，从来都不会去干涉他。因为他对

女士一惯非常温雅有礼，所以她也喜欢他，也真心的关心

他。当房东太太来告诉我，我那可怜朋友的可怜处境时，我

仔细听了她讲的事。

“我想他马上要死啦，华生医生，”她说，“他已经病重

三天了，我都怕他熬不过今天了。他不让我去叫医生，我看

见他时，他两边的颧骨都凸出来了，那双明亮的大眼睛直直

的看着我。‘你同意也好，不同意也好，福尔摩斯先生，我

这就去叫医生。’我说道。‘那你就叫华生来吧。’他说。”

我吓了一跳。赶忙穿戴好衣帽，上路了。一路上，我听

她把详细情况告诉我。

“先生，他一开始就在罗塞海特研究着一种什么病，是

在河边一条小巷里。现在他回来了，把这病也带回来了。他

已经整整有三天了啥都没吃，啥也没喝。”

“我的天哪！你咋不请一位医生！”

“他不要，你知道他有多专横。我不敢不听他的，他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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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活太久了。”

他那副样子的确悲惨，十一月的天气，雾气氵蒙氵蒙，

天色阴暗。在昏黄的光线下，小小的病房阴沉沉的。但更让

我胆战心惊的，是病床上那张干瘪的脸，因为发烧，他的两

颊绯红，两眼通红，嘴唇上结了一层厚厚的黑皮，露在床单

外的那双瘦骨嶙峋的手不住地抽搐。当我走进房时，他正在

有气无力地躺着。

“唉，华生，看起来，我们遇上不吉祥的日子啦。”他的

声音很微弱。但却还是往常那种满不在乎的口气。

“我亲爱的伙伴！”我喊道，向他走去。

“走开！快走开！”他说道。语气是那么不容分辩，那种

紧张的神态让我感到危险。“华生，你如果走近我，我就命

令你出去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要这样。”

不错，赫德森太太说得对，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专横。

不过看到他这副消瘦的样子，真让人揪心。

“我只是想帮助你。”我解释说。

“照我说的去办，就是最好的帮助。”

“当然，福尔摩斯。”

他的态度温和了。

“你没有生气吧？”他喘着气问我。

“你躺在床上如此受罪，我又怎么会生气呢？”

“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你，华生。”他声音沙哑地说。

“为了我？”

“我很明白我怎么了。我得了一种从苏门答腊传来的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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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病。这是一种致命的病，很容易传染。”

他说话的时候有气无力，好像在发高烧，两只大手一边

抽搐一边挥动着。

“接触就会传染的，华生。只要保持距离你就会没事

的。”

“福尔摩斯，听我说，你想你这样说就能阻止我吗？即

使是陌生人出了这样的事我也不会回避，你以为你能不让我

对朋友履行职责吗？”

我又向前走近，但是他火冒三丈地喝住了我。

“你站住的话，我就对你说。假如不，就请离开。”

我对福尔摩斯向来十分钦佩，所以即使在我不明白他的

意图的情况下，我也总是遵从他的愿望。但是现在，职业本

能激发了我，其它事可以由他来支配，但在这病房里，他得

受我管制。

“福尔摩斯，”我说，“不管你是否同意，我都要看看你

的症状，才能对症下药。”

他恶狠狠地盯着我。

“假如你非要请医生不可，也应该是我信得过的人。”他

说。

“你是信不过我了？”

“对你的友情，我很信得过，华生，可你到底是一名平

常的医师，经验非常有限，而且资格非常差。”

这话深深刺伤了我。

“你的话清楚地表明了你现在的精神状态。假如你信不

过我，我去请贾斯帕·密克爵士或彭洛斯·费舍，或者伦敦其

他最好的医生。你一定要有个医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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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华生，我明白你是好意。”病人说话，像在呜咽，他每

说完一句话都要歇一下，好恢复力气。“你一定要让我指出

你的幼稚吗？我问你，你懂得打巴奴里热病吗？你懂得福尔

萨里色蚊病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华生，在东方有许多奇怪疾病问题。”他说一句，停一

下。“我最近做了一些医学犯罪方面的研究，从中学到了很

多知识。也正是在研究过程中我染上了这种病。你是没办法

的。”

“但我知道爱因斯特里博士当前就在伦敦。他是当前还

健在的热带病权威之一，福尔摩斯，我立刻就去请他。”我

毅然向门口走去。

我从来没这么惊讶过！说时迟那时快病人像老虎一样一

跳而起，把我挡住，接着我听见钥匙在锁孔里咔咔一响。之

后他拖着身子回到床上，由于刚才用力过度，他已是气喘吁

吁，精疲力尽了。

“你不会硬把钥匙从我手中夺去的，华生，我很了解你，

你只是在为我着想，但你要给我时间，以便让我恢复体力。

华生，现在才四点钟，还不是时候，到六点钟我就让你走。”

他说这些话时呼吸急促，每说一句都要拼命呼吸。

“你简直疯了，福尔摩斯。”

“就两个钟头，好吗？华生？我同意让你六点走。”

“看起来，我也没有办法啦。”

“绝对没有，华生，谢谢你。我不要你帮我掖被子，请

你务必保持距离。哦，我还有一个条件，你可以去找人来帮

我，但要从我挑选的人那里寻求帮助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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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自然可以。”

“华生，那儿有书，我没劲了，六点钟，华生，六点我

们再谈。”

但是，在六点钟远未到来之前我们就恢复了交谈。一开

始我站在那里看床上静静躺着的身体，他的脸被床单遮住

了，看样子睡着了。因为我无心看书，所以我在屋里来回踱

着步，看看四周墙上贴着的著名罪犯的照片。我漫无目的地

来回走着，最后来到壁炉台前。台上零乱摆着杂乱的东西。

其中，有一个黑白两色的象牙小盒，盒上还有一个活动的小

盖，这玩意儿非常精致。我伸手去取，这时他突然狂叫起

来。可怕的这声让我毛骨悚然，我回过头，看见一张抽搐的

脸和惊狂的眼睛。

“放下！马上放下！我叫你快放下！”等我把小盒放回到

壁炉台，他才深深缓了一口气，一头倒在枕头上。“我厌恶

别人动我的东西，华生，你是个医生，你难道要把病人赶到

避难所里去吗？”

这件意外的事给我留下了很坏的印象：这与他平时和蔼

可亲的态度相差太大，这表明这时他的头脑是多么混乱。刚

过六点，他就开始说话了，与以前一样带有热病特有的兴

奋。

“现在，华生，你衣袋里有零钱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多少呢？”

“很多。”

“半个克郎有多少？”

“五个。”

—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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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啊，太少啦！华生！虽然才这么点，你还是把它放到

衣袋里去，其余的钱放到你左边的裤子衣袋里，这样就可以

保持平衡。”

这真是胡言乱语。他打了个寒战，又发出那种介乎咳嗽

和呻吟的声音。

“你现在把煤气灯点燃吧，华生。但要小心一点儿，只

能点上一半，华生，谢谢。不，你不必拉起百页窗，麻烦你

把信和报纸放在这张桌子上，再把壁炉台上东西拿过一点儿

来。那上面有一个方糖夹子，你用这个夹子把那个象牙小盒

夹过来，放到报纸里面。好！现在，你可以到下伯克大街

员猿号去请柯弗顿·司密斯了。”

说实在，我已经不想去请医生了。因为福尔摩斯神态这

样昏迷，离开他怕有危险，可现在他急于找到他说的那个

人，固执得像刚才他不许我找人一样。

“但我一直没听过这个名字。”我说。

“或许你没听说过。治这种病的内行专家并不是一位医

生，而是一个种植园主，柯弗顿·司密斯先生是苏门答腊的

知名人士，现在正在伦敦访问。有一次，他的种植园里，发

现了一种病，因为得不到医药救护，他只有自己着手研究，

并取得了影响深远的成果。他是个很有条理的人，我知道他

六点之前必定不会在书房，因此我叫你六点之前不要去找

他。”

福尔摩斯的话是完整的，连贯的，不过他说话时不断被

喘息所打断，紧握的双手说明他正忍受痛苦。几个小时里，

他的状况每况愈下了，但是他那种自在的风度依然如故。

“把我的详细情况告诉他，”他说，“你要把你心里的印

—远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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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明确地表达出来。命在旦夕，濒临死亡而且神志不清。真

的，我想不出，为什么整个海滩不是一整块丰产的牡蛎？

啊，我迷糊啦！我在说什么，华生？”

“你要我去请柯弗顿·司密斯先生。”

“啊，对，我记得。去乞求他，我的命就指望他了。华

生，因为我和他之间没有什么好感。他有一个侄子我曾经怀

疑过有卑鄙的勾当，那孩子死得很惨，司密斯恨透了我。华

生，求他，能救我的只有他。”

“如果这样的话，我把他拉进马车里，带来就是了。”

“这可不行。你一定要说服他，然后，你必须要在他来

之前先回到这里来。找个借口别和他一起来。肯定有天然的

敌人在阻碍生物繁殖。华生，我和你都已经尽了本份。那

么，这世界会不会被繁殖过多的牡蛎淹没呢？不会，可怕

呀！”

我完全听任他胡言乱语，喋喋不休。他把钥匙交给我，

我赶快接过钥匙，心想如不这样他会把自己锁在屋里的。我

穿过套间，后面还传来福尔摩斯在胡叫瞎唱。到了楼下，我

招呼马车过来时，雾中走过来一个人。

“先生，福尔摩斯先生好吗？”他问道。

原来是苏格兰场的莫顿警长，他穿着便装。

“他病得非常厉害。”我说。

他用一种很奇怪地神色看着我。要不是这样打算显得太

狠毒，我还觉得他竟然是满面欢欣呢。

“我听到了一些有关他的谣传。”他说。马车启动，我离

开了他。

下伯克街原来是在诺廷希尔和肯辛顿交界的地方。马车

—苑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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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座体面的住宅前面停下。老式的铁栅栏，庞大的正门和

闪闪发光的铜饰。一个一本正经的管事出现了，和这房子的

气氛很相配。

“你好，我把你的名片递给他。”显然，柯费顿·司密斯

先生对我的名字没任何印象。

一个嗓门很高、暴躁刺耳的声音透过半开的房门传了出

来。

“这是谁？他想怎么样？嗯，斯泰帕尔，我不是跟你说

过在我工作时不要让人打扰我吗？”

管事轻声细语地作了一番安慰性的解释。

“哦，我不能见他，斯泰帕尔。我不能中止我的工作。

我说过多少次了，在我做研究时不要打扰我。他非见我的

话，除非明天早上再来。”

但我的脑海中又浮现了福尔摩斯在病床上辗转反侧的情

景。不是跟他讲客气的时候，我要拯救福尔摩斯的生命，就

得办事利落。那位对主人抱歉不已的管事还没来得及向我传

达主人的口信，我已经闯进了屋里。

从火边的一把靠椅上有一个人站了起来，他发出愤怒的

尖叫声。只见一张淡黄的脸孔，满脸都是横肉，一对阴沉吓

人的黑眼睛在那丛密密的眉毛下逼视着我。他那光秃秃的脑

袋上斜压着一顶天鹅绒的小帽，那颗脑袋硕大无比。可当我

低头看时，我为他又小又弱的身躯大吃一惊。他的双肩和后

背弓弯，如同小时候曾得过佝偻病。

“这倒底是咋回事？”他高声尖叫道，“你这样闯进来是

啥意思？”

“对不起，”我说，“这事情不能再耽误了，因为希罗克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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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尔摩斯先生———”

当我提到我朋友的姓名时，他的脸色马上起了变化。愤

怒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则是紧张与警惕。

“你是从福尔摩斯那里来的吗？”他问。

“是的，”

“福尔摩斯现在如何呢？他是不是好了？”

“他得了严重的热病，就快要死了。我就是因为这件事

而来的。”

他指了一把椅子让我坐下，自己也坐回到靠背椅上。当

我从壁炉台上的一面镜子里瞥见了他那张面孔时，我敢肯

定，他的脸上浮起了恶毒而阴险的笑容。一会儿之后，他转

身看我时，脸上却又露出了真诚关怀。

“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我非常不安，”他说，“我十分钦佩

他的才华和性格。他业余研究犯罪学，而我业余研究病理

学。他抓坏人，我灭细菌。”

“正是因为你的这种特殊的知识，福尔摩斯才急切地想

见你。他认为目前在伦敦只有你才能对他有帮助。”

这个矮小的人听了这句话大吃一惊，把那顶帽子都震落

到了地上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问，“我想知道为什么福尔摩斯认为我可

以帮助他？”

“因为你懂得东方的疾病。”

“他如何知道他染上的病是东方疾病的呢？”

“因为在进行职业方面的调查中，他在码头上和中国的

水手一起工作过。”

柯弗顿·司密斯先生愉快地笑了，从地上捡起那顶帽子。

—怨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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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哦，原来如此———哦？”他说，“我认为这事并不似你

所想的那么严重，他病了多久啦？”

“几乎近三天了。”

“他神志昏迷吗？”

“有时候。”

“嗯，这么说他已经病得非常严重了。我想假如不去看

他的话，是不人道的。我现在就随你去。”

我猛然想起了福尔摩斯嘱咐我的话。

“我另外还要有一个约会。”我说。

“非常好，那我就自己去吧。我有福尔摩斯先生的地址，

我一定会在半个小时之内赶到的。”

我担心地回到福尔摩斯的卧室，我担心的是他会不会出

什么意外。结果我大大松了口气，这会儿，他看起来要好多

了。已经没有神智昏迷的症状了。

“唔！华生，你见到他了吗？”

“见到了，他立刻就来。”

“太好了，华生！你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信差。”

“当时他想和我一同过来。”

“华生，这是绝对不可以的。他问我生什么病了吗？”

“我告诉了他关于东区中国人的事情。”

“好，华生，现在你就可以退场了。”

“不，我要留在这里，我要听听他的诊断意见，福尔摩

斯。”

“那好吧。不过，要是他认为这里只留下一个人的话，

他的意见将会更加坦率，更有价值。华生，我的床头后面恰

恰有一个好地方可以藏身。”

—园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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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！”

“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，华生。这地方虽然不适于躲人，

可也不易引起怀疑。”他突然坐了起来，憔悴的脸上露出严

肃而又全神贯注的神情。“外面有车轮的声音了，快，华生，

快躲起来。千万别动，不管出了什么事，都不要动，”转瞬

间，他突如其来的那股精力消失了，声音又变成了神智不清

的微弱的咕噜声。

我赶忙躲了起来。先是上楼的脚步声，然后是卧室门开

关的声音。然后半天没有动静，只听见病人急促的喘气声。

可以想象，我们客人正站在床边，俯视着病人。过了很久，

寂静终于被打破了。

“福尔摩斯！”他叫道，他声音就如同在叫醒一个沉睡的

人。“你能听见我说话的声音吗？福尔摩斯！”接着是使劲摇

晁病人肩膀的声音。

“是司密斯先生吗？”福尔摩斯很困难地说，“我实在不

敢想，你居然会来。”

那个人哈哈笑了。

“我可不这样认为，”他说，“这不，我来了，福尔摩斯，

我这是以德报怨啊！”

“你真是个高尚的人，我欣赏你超常的知识。”

我们的来客扑哧笑了。

“你特别欣赏？我真幸运，你害的是啥病？”

“同样的病。”福尔摩斯回答。

“啊！你能发现这病的症状？”

“我对它太清楚了。”

“唔，福尔摩斯，这并不奇怪。但是假如是同样的病，

—员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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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的前景会很不妙。可怜的维克托在得病的第四天就离开了

人世，他曾经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呢。当然正像你所说

的，他在伦敦市中心居然染上一种罕见的东方疾病，真令人

感到惊奇。我也专门地研究过这种病。这是很不寻常的巧合

吧，福尔摩斯，这件事你注意到了，你实在是精明。不过，

这是有其因果关系的。”

“这件事我知道是你做的。”

“哦，你知道，是吗？但是你始终没有办法加以证实。

你到处造我的谣言，而你现在又来求我帮助你。你以为你是

谁呀！”

我听见了病人短促而吃力的喘息声：“水！给我水！”

“你马上就要完蛋了，朋友。不过，我得跟你把话说明

白才让你死。水拿去吧。看着，别泼出来。”

福尔摩斯呻吟起来。

“我请求你竭尽全力帮助我。以往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！”

他小声说，“我发誓，我的病好后，我会把我的话全部忘

记。”

“忘记什么？”

“我会忘记维克托·萨维奇是如何死的。事实上你刚才也

承认这是你干的。”

“我不论你是记住还是忘记它，反正我不会再在证人席

上看到你了。福尔摩斯先生，即使你知道我的侄子是怎样死

的，又能把我如何。我们要谈的不是他的死，而是你的死。”

“对。”

“刚才那个帮你找我的家伙对我说，你这病是在东区水

手中害上的。”

—圆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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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只能作这种解释。”

“你以为你非常了不起，对不对，福尔摩斯？但这一回，

你遇上了要比你更高明的人。你认真回想一下，你这病会不

会另有起因呢？”

“我的大脑已经瘫痪了。看在上帝的份上，帮帮我吧！”

“是的，我确实要帮助你，我要在你死亡之前帮你弄清

你是怎样弄到这地步的。我要让你死个明白。”

“给我点什么东西，减轻我的痛苦吧。”

“痛苦吗？是的，水手们快完蛋的时候总要嚎上一阵。

我看你好像是抽筋了吧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抽筋了。”

“嗯，你记不记得，你刚出现症状的时候，有没有遇到

什么不寻常的事？”

“没有，我敢说没有。”

“再想想看。”

“我现在是痛得厉害了，已经想不起来啦。”

“那我来帮助你回想吧。你当时是不是收到什么邮件？”

“邮件？”

“比如一个小盒子？”

“我将要头昏死了！”

“听着，福尔摩斯！”又有一阵响声，好像在摇晃将要死

去的病人，“你必须听我说，你应该还记得一个盒子———一

个象牙的盒子吧，那是在周三送过来的，你打开了它，你还

记得吗？”

“对，我记起来了。当时我把它打开了，盒子里有个很

尖的弹簧，是用来开玩笑⋯⋯”

—猿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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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是开玩笑，傻蛋！你是上当了。谁让你惹我呢？”

“我记得，”福尔摩斯喘着气说，“那个弹簧还把我刺出

血来呢。那个盒子，桌上那个。”

“我干脆把它放进衣袋里带走，这下你连最后一点证据

也没有了。你现在知道事情的原委了，福尔摩斯。你对维克

托的事知道的太多了，所以我让你也有同样的下场。你可以

死了，福尔摩斯。我要眼看着你死去。”

福尔摩斯细微的声音几乎小得听不见了。

“你说啥？”司密斯问，“把煤气灯再拧大些？好，这样

我可以更好地看清你是如何死去的。”突然间灯火通亮。“朋

友，你还有什么事要我为你奔走吗？”

“我要火柴，还有香烟。”

我一阵惊喜，差点叫出声来。他说话时竟然恢复了自然

的声音，虽然有点虚弱，那却是我所熟悉的声音。我可以想

象柯弗顿·司密斯在惊讶万分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他终于开口了，声音特别难听。

“扮演一个角色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去充当这一

个角色。”福尔摩斯说，“我对你说，这三天来，我没吃没

喝，幸亏你发善心给我倒了一杯水。不过，最难受的还是没

抽烟。喂！你听到一个人的脚步声了吗？”

外面的确有脚步的声传来了，莫顿警官慢慢走了进来。

“一切进展都很顺利，这就是你要找的人。”福尔摩斯

说。

警官发出了严厉的警告。

最后他说：“我以谋杀维克多·萨维奇的罪名逮捕你。”

“你还能加上一条罪名。”福尔摩斯愉快地说，“谋杀希

—源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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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克·福尔摩斯未遂。我们的朋友柯弗顿·司密斯先生，为了

救一个病人，把灯光拧大了，发出我们的信号。对了，他的

上衣右边衣袋里有个小盒子，审讯中或许会用得到它。”

突然响起一阵哄乱和扭打的声音，接着是铁器相撞的声

音伴随着一声嚎叫。

“挣扎只是自讨苦吃。”警长说，接着手铐咔的一声锁上

了。

“这真是一个绝好的圈套。”司密斯叫道，“到这里上被

告席的人应该是福尔摩斯，他派人请我为他看病，我是可怜

他才来的。福尔摩斯当然会说他编造的那些话是我说的，以

证明他胡思乱想的怀疑是对的。随你怎么撒谎吧。”

“哦，我，我竟然把他给忘了。”福尔摩斯叫了起来，

“我亲爱的华生，我真很抱歉，我居然把你给忘了。我用不

着再向柯弗顿先生介绍你了吧。你们傍晚时已经见过了。”

“我不再需要这副打扮了。”福尔摩斯说。他在梳洗的空

隙喝了一杯葡萄酒，又吃了几片饼干，“你明白，我的生活

习惯很不规律，这一套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，最重要的是要

让赫德森太太信以为真，因为这得让她转告你，这样你才能

信以为真，然后你再去转告司密斯。华生！你不会生气吧，

华生？要知道，你虽然具备多方面才能，可装模作样不是你

的专长。假如你知道了其中的奥秘，你就不可能让柯弗顿先

生感到他非来不可，而他是否能来，这才是全部计划的关键

所在。我知道他要有意报复我，所以我断定他一定会来瞧瞧

自己的杰作的。”

“但是你的外表，福尔摩斯，你这惨白的外表是怎么来

的呢？”

—缘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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